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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一般人把表達「嘴脣」義的「脣」字當作「唇」的異體字，例如《漢語大詞
典》便將「脣」列為「唇」的異體字，兩字都讀作 chún，而一般場合也用「唇」
多於「脣」。而古代的一些文獻，「嘴脣」之義也有寫作「脣」或「唇」的，兩字
在字義、字音兩方面似乎構成異體字的關係，在任何場合都可作互換。 
 
 然而，翻查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脣」字解釋為「口耑也，从肉辰
聲。䫃，古文脣从頁。」本義為「嘴脣」之義。而「唇」字解釋為「驚也，从口
辰聲。」本義為「震驚」之義，兩字字義本不相同，不作混同。至於在字音方面，
「脣」字在《廣韻》標作「食倫切」，為合口三等的全濁字，「唇」的反切則為「側
鄰切」，為開口三等的全清字，兩字讀音絕不相同。可見，從兩字的字義及字音
看，「脣」與「唇」在上古及中古時期都不構成異體字的關係。 
 
 雖然不少學者如(清)徐灝、章太炎都留意到兩字的不同，然而他們皆沒有對
二字成為異體字的源流進行深入研究，二字在什麼時候、什麼原因混同成一起仍
有不少探討的空間。因此，本文旨在解釋「脣」與「唇」字，並兼論兩字成為異
體字的源流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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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脣」與「唇」字──兼論其成為異體字之源流 
 
一. 緒論 
無論從歷史文獻，抑或現代文獻來看，在表達「嘴脣」或「物體的邊緣」的
意義時，「脣」與「唇」字都能互換。例如宋代李昉(925-996)主編的《太平廣記》
所引的《高僧傳‧沙門法尚》一文中，便同時出現了「唇」、「脣」兩字：「土如
一物，狀如兩脣，其中舌，解紅赤色」和「纔發聲，其唇舌一時鼓動」，1兩處都
是表示「嘴脣」之義。而一些具權威的規範字表或辭書亦指出「脣」和「唇」為
一組異體字，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在 1995 年發表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
表》便指出「脣」為「唇」的異體字2。又例如《漢語大詞典》釋「脣」時亦註
明：「『唇』的異體字」3，而且普通話都讀成 chún4。學者對「異體字」的定義言
人人殊5，然而他們之間往往異中有同，我們可用裘錫圭(1935-)對異體字的定義
作標準：「異體字就是彼此音義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嚴格地說，只有用法完全
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才能稱為異體字。但是一般所說的異體字往往包
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為狹義異體字，部分用法相
同的字可以稱為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的異體字。」6他把異體字
分為「廣義異體字」(用法部分相同+用法完全相同)和「狹義異體字」(用法完全
相同)，依此定義，「脣」與「唇」似乎屬於狹義的異體字。 
 
然而，當我們翻查東漢許慎(58-148)所著的《說文解字》(下文或簡稱作《說
文》)對兩字的解釋：「脣，口耑也，从肉辰聲。䫃，古文脣从頁」7、「唇，驚也，
从口辰聲」8，許慎把「唇」與「脣」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字9，前者的本義為「震
                                                     
1 (宋)李昉：《太平廣記》(民國景印明嘉靖談愷刻本)。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56)，頁 13。 
3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頁 1725。 
4 同上註，頁 836。 
5 學者對「異體字」的定義主要分成「音義完全相同，而字形不同」及「音義完全或部分相同，
而字形不同」兩派。前者以王力、王寧、郭錫良等學者為主，王力於《古代漢語》一書便定義「異
體字」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的意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並且明言
音義部分相同的字不算作異體字。詳參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
1962)，第一冊，頁 173-175。至於後者則以呂叔湘、裘錫圭、高更生等學者為主，例如呂叔湘於
《語文常談》一書中雖云：「異體字是一個字的不同寫法。兩個或幾個字形，必須音義完全相同，
才能算是一個字的異體。」但他後來又云：「有些字只在用於某一意義的時候才有另一種寫法，
用於另一意義的時候就不能那樣寫……真正的異體字並不太麻煩，麻煩的是這種部分異體字。」
呂叔湘對「異體字」的定義似乎自相矛盾，間接承認了部分相同異體字的存在。詳參呂叔湘：《語
文常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頁 26-28。 
6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198。 
7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87。 
8 同上註，頁 33。 
9 許慎若視一組字為異體字，必會以「重文」標誌之。例如气部的「氛」字，《說文解字》曰：「氛，
祥氣也，从气分聲。雰，氛或从雨。」《說文》以「或从」表示其異體字的關係，並於气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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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驚動」，後者的本義則是口的邊緣，即現今所言的「嘴脣」，這是它們在字
義上的分別。而在字音上，音韻學家鄭張尚芳(1933-2018)擬測「脣」的上古音為
ɦljun10，「唇」為 tjɯn11。至於代表中古音的《廣韻》12便列出「脣」的反切為「食
倫切」，為合口三等的全濁字，13「唇」的反切則為「側鄰切」，為開口三等的全
清字，14兩字讀音不盡相同。由此可見，無論從字義和字音方面來看，「脣」和
「唇」直至隋唐時代似乎也不構成異體字的關係。 
 
 雖然有不少學者亦留意到「唇」與「脣」本非異體字的關係，例如徐灝
(1810-1879)於《說文解字注箋》便指出「唇」字「俗用為脣舌字」15，章太炎
(1869-1936)亦指出「唇」字「今誤作口唇」16，皆指出兩字本義原不相同。然而，
這些學者僅僅指出兩字本非異體字，並沒有對這兩字成為異體字的源流進行深入
的研究。故此，本文旨在解釋「脣」與「唇」之間的字義，並探討兩者成為異體
字的源流及關係。 
 
二. 釋「脣」與「唇」義 
 
1. 脣 
「脣」字，戰國文字作「 」(九店楚簡)17，小篆作「 」18，从肉，辰聲。
《說文》：「脣，口耑也，从肉辰聲。䫃，古文脣从頁。」19「耑」字，甲骨文作
「 」20，《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21下象植物的根部，上象植物剛剛
                                                                                                                                                        
示「重一」，指出气部只收了「雰」這個異體字。因此，《說文解字》顯然沒有視「唇」和「脣」
為異體字。參考例子見於(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2014)，頁 14。 
10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頁 288。 
11 同上註。 
12 《廣韻》雖由宋人陳彭年等人所編寫，然而《廣韻》是依照隋人陸法言所編的《切韻》而寫
成，因此《廣韻》代表的仍是隋唐的語音系統。詳參楊劍橋：《漢語音韻學講義》(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5)，頁 50。 
13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7。 
14 同上註，頁 101。 
15 (清)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轉引自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第
三冊，頁 625。 
16 章太炎講授；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記錄：《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
2008)，頁 68。 
17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890。 
18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87。 
19 同上註。 
20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頁 797。 
21 同註 18，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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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之貌，故「耑」字有頂端之義，後再引申為邊緣義，為「端」的初文22。因
此「口耑」即是口的邊緣，即為現今嘴脣之義。又《釋名》：「脣，緣也，口之緣
也。」23又《玉篇》：「脣，口脣也。」24故此，「脣」之本義為「嘴脣」當屬無疑。
不少文獻便用了「脣」之本義，例如《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脣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25這裏便用了「脣」的本義。後來「脣」由「嘴脣」
義引申至凡物的邊緣，如杜甫(712-770)《麗人行》：「頭上何所有，翠微㔩葉垂鬢
脣」26，這裏的「鬢脣」便是指髮鬢的尖端。 
 
在析形方面，《說文》所說的當為正確。「脣」字从肉，「肉」旁多用來表示身
體的部位或器官，如「腳」、「肝」等，嘴脣為身體的一部份，有肉覆蓋，因此用
「肉」字旁組成表示嘴脣義的「脣」字合乎常理。至於現今「脣」字下部分與「月」
似乎無異，這是因為在「隸變」的過程中，「肉」與「月」因形體相似而產生混
同而已，兩字的意義風馬牛不相及。27 
 
至於在析音方面，「脣」字从「辰」得聲。「脣」與「辰」上古音同屬文部，
鄭張尚芳將「脣」字擬作 ɦljun28，「辰」字擬作 djɯn29，語音極為相近。至於中
古音，「脣」字《廣韻》作「食倫切」30，「辰」則作「植鄰切」31，兩字的字音
也是相似的。兩字語音的相似迄至現今的普通話也是如此，「脣」字普通話讀作
chún，而「辰」字讀作 chén，聲母相同，而韻母也是相近的。從語音的資料來看，
「脣」字从「辰」得音實屬不刊之論。 
 
然而，亦有學者認為「辰」實為「脣」字的初文，林義光(?-1932)於《字源》
釋「辰」字便云：「按古作 ，實脣之古文，象上下脣及齒形，又作 ，作
                                                     
22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附索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340。 
23 任繼昉纂：《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103。 
24 王平、劉元春、李建廷編著：《〈宋本玉篇〉標點整理本：附分類檢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7)，頁 117。 
25 (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
本十三經注疏本)。 
26 (唐)杜甫：《杜詩鏡銓》(清乾隆五十七年陽湖九柏山房刻本)。 
27 甲骨文「肉」字作「 」，「月」字作「 」，兩字字形極為相似，因此兩字在「隸變」的過
程中誤作「混同」，不少从肉旁的字經常寫起來象「月」字，例如「胃」、「臂」等字。「肉」、「月」
二字字形詳參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54、888。 
28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頁 288。 
29 同上註。 
30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7。 
31 同上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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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然而，筆者以為這說法似乎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辰」字的字形
更似象蛤蚌殼之形的農具，非嘴脣之形，這是不少學者的共識33。加上从「辰」
得義或得音的字詞，往往與「辰」象蛤蚌殼之形的農具這一本義有所牽連，卻與
嘴脣之義沒有太大牽連(此一問題將詳述於下文)。其次，「辰」字作為嘴脣之義
在文獻中似乎未曾使用。雖然有不少字的本義早已隱亡，例如「萬」字，《說文》：
「萬，蟲也。从厹，象形。」34「萬」字甲骨文作「 」35，象蠍子之形，然
而「萬」字在文獻上未曾用其本義，往往只是用來表示「千的十倍」、「眾多」等
假借義36。又例如「自」字，甲骨文作「 」37，象鼻子之形，因此《說文》
便釋「自」為「鼻也，象鼻形。」38不過「自」常用作代詞，表示「自己」之義
39，或用作介詞，用作「從」、「由」之義40，鼻子這一本義未曾見於古籍。然而，
無可否認的是有文獻使用作為佐證往往更具說服力，這是無可質疑的。因此，「辰」
應該只是「脣」的聲符而已，不表示任何詞義，亦不是「脣」之初文。 
 
此外，亦有一說「脣」字實屬會意兼形聲字，「辰」不僅充當聲符，亦充當形
符，蓋「辰」字象蛤蚌殼之形的農具，而蛤蚌殼與嘴脣之形相似，故「脣」字从
辰，並加上意符「肉」，表示嘴脣意。41然而，蛤蚌殼與嘴脣並不相似。此外，
亦沒有證據能證明嘴脣與蛤蚌殼之間存在關係，故此筆者持許慎之說，認為「脣」
字只是單純的形聲字。 
 
                                                     
32 林義光：《文源》(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100。 
33 學者郭沫若、常正光、于省吾等人皆持此說。郭沫若之說，詳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北
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 100。常正光之說，詳參常正光：〈殷曆考辨〉，收錄於四川大學歷
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07。于省吾之說，
詳參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129。 
34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308。 
35 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544。 
36 例如《孟子‧梁惠王上》：「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這裏的「萬」用作「千的
十倍」義。又例如《荀子‧富國》：「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這裏的「萬」不是實數，只是表
示眾多之義。《孟子》之例見於萬麗華、藍旭譯注：《孟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荀
子》之例見於(戰國)荀況：《荀子》(哈爾濱：黑龍國人民出版社，2004)，頁 226。 
37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882。 
38 同註 34，頁 74。 
39 例如《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見於鄭春興、王建國編譯：《易經》(鄭州：中原
農民出版社，2007)，頁 3。 
40 例如柳宗元《石渠記》：「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見於胡懷琛選注：《柳宗元文》
(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頁 84。 
41 倪懷慶：〈從同根字與同源字看詞義的系統性〉，《肇慶學院學報》，第 01 期(2012)，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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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唇 
至於「唇」字，小篆作「 」42，《說文》：「唇，驚也，从口辰聲。」43許慎
將「唇」字訓為「震驚」之義。對於許慎對「唇」字所述的本義，文獻上似乎未
有用例，而一般權威性的字典或詞典，如《漢語大字典》44、《辭源》45等都只是
引述《說文》的說法，未有例子加以佐證。誠然，迄今為止在出土的文獻上仍未
發現其用例。雖然在周代的一些銘文上卻發現與「唇」字吻合的形體：「 」(叔
夷鐘)46、「 」(陳璋壺)47，並且有些學者認為它是「唇」的初文48。然而，該
字形與「唇」應只是「同形字」而已49，學者季旭昇(1953-)於《說文新證》中釋
「辰」字時便云：「戰國文字或加『口』為繁飾」50，認為該字形下方的「口」
並不參與構意。事實上有些字如「周」字其下部分的「口」字也只是起區別作用
或繁飾作用51，並不參與構意。此外，在「叔夷鐘」的銘文中，「 」字用在「
才戊寅」52，而在「陳璋壺」則作「孟冬戊 」53，這形體用來表示「辰」字
為時間、時辰之義，與「唇」為「震驚」的本義無關，因此一般學者都把它視為
「辰」的異體字54。  
                                                     
42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33。 
43 同上註。 
44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上冊，頁 627。 
45 商務印書館編：《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上冊，頁 517。 
46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第二
冊，頁 579。 
47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837。 
48 例如段維毅、鄧安生、王輝等等學者都視這字形為「唇」的初文。有關段維毅之說，詳參段
維毅編著：《古篆大字典》(臺中：興為出版社，1967)，頁 120。有關鄧安生之說，詳參馮其庸審
定；鄧安氐纂著：《通假字典》(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頁 71。有關王輝之說，詳參
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71。 
49 同形字是指兩個代表不同詞語的字的形體相同，然而它們並非屬於同一個字。裘錫圭《文字
學概要》：「不同的詞如果語音相同，就是同音詞。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就是同形字。同形字
的性質跟異體字正好相反。異體字的外形雖然不同，實際上卻只能起一個字的作用。同形字的外
形雖然相同，實際上卻是不同的字。」詳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頁 201-210。 
50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頁 1019。 
51 「周」字甲骨文作「 」，象田中有莊稼之形，字形並不从口。後來「周」字因與「田」字
形體相似，為免混淆，故金文一般都會加上「口」旁，「口」字在這裏只是區別性符號，並不參
與構意。詳參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頁 49。 
52 同註 46。 
53 同上註，頁 601。 
54 沈康年、高明等學者都把這些字形放在「辰」字中列出。沈康年之例，詳參沈康年編：《古文
字譜》(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 1180-1181。高明之例，詳參高明、涂白奎：《古文字
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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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獻欠缺「唇」作為「震驚」這一本義的用例，許慎的說法似是一家之
言，不過仍有不少材料能證明許慎的說法應是正確的。「唇」的本義應說得更仔
細些為「口震」、「嘴巴驚動」義，首先，「唇」所从的「辰」旁應該不僅僅充當
聲符而已。「辰」字甲骨文作「 」55、「 」56，學者們對「辰」的本義眾說
紛紜，莫衷一是。57筆者以為郭沫若(1892-1978)、于省吾(1896-1984)等人的說法
是對的，「辰」實象蛤蚌殼之形的農具。對此，郭沫若便言：「余以為辰實古之耕
器。其作貝殼形者，蓋蜃器也，《淮南‧氾論訓》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
其作磬折形者，則為石器。《本草綱目》言：『南方藤州墾田，以石為刀。』」58學
者常正光亦言：「隨着原始農業的發展，利用蚌殼製作農具，就是甲骨文的『辰』
構形依據，這是以繩索套住手指上的蚌鐮為形的。」59而在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
化的遺址當中便出土了蚌鐮(見附錄)，可見古人有以蚌殼作耕器的習慣。從「辰」
字的構字初形、文獻資料以及近年出土的農具，都可以看出「辰」字是以蛤蚌殼
所製成的農具，用來耕田及除草。甲骨文中的呈尖角形的「 」就象蛤蚌殼，而
「 」就象手柄之形，其構形應與「 」60所示的一樣。此外，「辰」字的甲骨
文與「耒」、「斤」等農具相似，更加可以證明「辰」為農具的本義。「耒」的金
文作「 」(耒卣)61，《說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丯。」62就象用樹杈
所做的農具，用來翻土。而「斤」字甲骨文作「  」63，象斧頭之形，用來伐
木，因此段玉裁(1735-1815)云：「凡用斫物者皆曰斧，斫木之斧則謂之斤。」64
「辰」、「耒」、「斤」的構形相似，皆有手柄及用不同材料所造的利器，這更大力
證明「辰」字的本義為蛤蚌殼所製成的農具，因此不少从「辰」旁的字皆與農事
有關，如「農」、「耨」等65。由於「辰」這一農具是用來除草、耕種，因此「辰」
                                                     
55 孫海波：《校正甲骨文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562。 
56 同上註。 
57 商承祚、葉玉森認為「辰」字象手振岩石之形；方濬益則認為象龍之首足鱗甲之形；郭沫若、
徐中舒、高鴻縉等人則認為象由蜃所造的農具之形。詳參鄒芙都：〈「辰」本源「辰馬」「龍星」
考〉，《社會科學戰線》，第 03 期(2017)，頁 113-118。 
58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 100。 
59 常正光：〈殷曆考辨〉，收錄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
中華書局，1981)，頁 107。 
60 李樂毅：《漢字演變五百例》(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頁 32。 
61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987。 
62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93。 
63 同註 61，頁 708。 
64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附索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723。 
65 「農」字，《說文》釋之為「耕也」，作耕種之義。「耨」字，本義作鋤田、耕作，《左傳‧僖
公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杜預注：「耨，鋤也。」「農」字解釋參考(漢)許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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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至耕種，構成「農」、「耨」等字，而耕種時要翻土、除草，會產生震動，故
又引申為震動之義，因此《廣雅‧釋言》：「辰，振也。」66又《晉書‧樂志上》：
「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67它們都把「辰」字釋為震動之義。因
此，與震動義有關的「振」、「震」、「䟴」皆从「辰」，這些字與「唇」都應該是
同源字。同源字是指不同的字屬於同一個來源，它們往往具有相同的音符和形
符，而且字義相近。王力(1900-1986)先生於《同源字典》便定義「同源字」為「凡
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這些字都有同一來源……
同源字，常是以某一概念為中心，而以語音的細微差別(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
關的幾個概念。」68「振」、「震」、「䟴」與「唇」都應該來自於「辰」字，《廣
雅‧釋詁》：「振，動也。」69帶有搖動、震動之義，「振」字从手，細言之本義
應是用手震動義，例如《史記‧屈原列傳》：「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70
「振衣」就是用手震掉衣上的灰塵。至於「震」字，《說文》：「震，劈歷振物者。」 71
「震」字从雨，本義當為雷震，例如《史記‧殷本紀》：「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
雷，武乙震死。」72這裏的「震」便用了其雷震的本義，是帶有震動的意思。至
於「䟴」字，《說文》：「䟴，動也。」73「䟴」字从足，本義應為抖腳、腳震之
義，有學者認為現今廣府話中「ɐn 腳」(抖腳)的「ɐn」的本字便是「䟴」字74。
從「振」、「震」、「䟴」等字皆从「辰」，並且帶有震動之義，可以推測「唇」的
本義為口震應該是相當有可能。 
 
其次，從語音方面考察，「唇」與「辰」上古音皆屬文韻，「唇」字从「辰」
得聲，上古音當為相近。至於中古音，「唇」字《廣韻》作「職鄰切」75，演變
成現今普通話則為 zhēn。而「唇」字在《集韻》中卻另添兩個讀音：「之刃切」 76、
「船倫切」77，前者在現今普通話則為 zhèn，後者則為 chún(與「脣」同音)。「辰」
                                                                                                                                                        
(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60。「耨」字用例見於(春秋)
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
經注疏本)。 
66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429。 
67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三冊，頁 678。 
68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書館，1982)，頁 3。 
69 徐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97。 
70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唐)司馬貞、(唐)張守節注：《新校史記三家註》(臺北：世界書
局，1983)，第四冊，頁 2486。 
71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241。 
72 同註 70，第一冊，頁 104。 
73 同註 71，頁 47。 
74 彭志銘：《正字正確》(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4。筆者認為「ɐn 腳」的「ɐn」
或「印腳」的「印」的本字當為「䟴」的說法頗為可信，首先，「ɐn」、「印」的韻母與「䟴」相
同，讀音相近，或許一時口快錯讀，或歷史語音變化的原因變成現今所讀。其次，「䟴」表示震
動之義，並且從足，故此用上「ɐn 腳」一義十分合適，而粵語中不會說「ɐn 手」、「ɐn 頭」，故
此「䟴」應是專表示腳震義。 
75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1。 
76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53。 
77 同上註，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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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廣韻》作「植鄰切」78，與「唇」字讀音仍然很相近。至於「振」、「震」、
「䟴」字在《廣韻》中皆作「章刃切」79，與《集韻》中「唇」字的其中一個讀
音相同，演變成現今普通話都為 zhèn。由此可見，「唇」字無論從字形、字義、
字音都與表示震動義的「振」、「震」、「䟴」相同或相似，它們應該來源於「辰」，
有同一來源，由此可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唇」字中的「辰」字不只是作為聲
符而已，它同樣作為意符，屬會意兼形聲字。第二，「唇」字與不少从「辰」表
示震動義的字屬同源字，因此「唇」表示口震義是極有可能的，而口震往往是因
為驚恐、震驚，故「唇」字又引申作震驚義，與許慎的說法吻合，因此清代學者
段玉裁在注「䟴」字時便言：「與《口部》唇、《雨部》震、《手部》振，音義略
同」80。 
 
 可以確定的是「唇」與「脣」的本義並不相同，只是在某一時段、某個原因
它們混同成一起，使「唇」字具有嘴脣之義(下文將詳述)，例如《韓詩外傳‧卷
二》云：「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
焦唇，仰天而嘆。」81這裏的「焦唇」便是指「嘴脣枯焦」。在許慎的《說文解
字》中，「唇」字表示「驚也」，而在《集韻》中「唇」字兼有「之刃切」、「船倫
切」兩個讀音，可知當時的學者仍然意識到「唇」與「脣」不是完全等同的字，
它們的音義略有不同。至於「唇」字的本義後來則由「震」字代替，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唇，驚也，後人以震字為之。」82桂馥(1976-1805)《說文解字義證》：
「驚也者，經典借震字，《書‧舜典》：『震驚朕師』，《僖九年‧公羊傳》：『桓公
震而驚之』。」83對於這個說法，筆者以為可能性頗大。「震」字的詞義擴大了，
不專指雷震，而是擴大至任何物件的震動皆用「震」字，例如「手震」、「腳震」
等都是常用的字詞，究其本字當為「振」和「䟴」，但一般也少用甚至不用。同
樣地，專表示口震義的「唇」字由詞義範圍較大，並且音義相近的「震」字表示
亦有很大的可能性，故現今我們亦會說「口震」一詞。此外，古籍中的「震」字
往往很少明言身體哪個部位震動，例如《漢書‧游俠傳》：「坐中莫不震動。」84
這裏的「震動」可以是專言身體某部分震動，如口、腳，也可以言全身震動，因
此用「震」便可以概括地表示全身或某一部位震動，不用再每次都要細分哪個部
位震動要用哪一個字。這樣的例子頗多，以「洗」、「澡」、「沐」、「浴」為例，《說
文》：「洗，洒足也。」85專言洗腳；《說文》：「澡，洒手也。」86專言洗手；《說
                                                     
78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2。 
79 同上註，頁 391-392。 
80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附索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頁 83。 
81 (漢)韓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景明沈氏野竹齋本)。 
82 同註 80，頁 60。 
83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上冊，頁 132。 
84 (漢)班固 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第五冊，頁 3711。 
85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237。 
86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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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沐，濯髮也。」87專言洗髮；《說文》：「浴，洒身也。」88專言洗身。然而
這四字，後來漸漸由「洗」字代替，不論所沖洗的部位皆用「洗」字表示，例如
「洗手」、「洗腳」、「洗頭」等等，「洗」字從此便帶有概括性。由此可見，「唇」
字表示「口震」、「震驚」之義後來由「震」字所取代，從而使本義漸漸隱亡，並
且產生了與「脣」字結合的條件。 
 
從上文所述，無論從形、音、義三方面，「脣」與「唇」都不盡相同，兩字只
有在表達「嘴脣」義及「嘴脣」的引申義時的音義才完全相同，若依照裘錫圭先
生對異體字的定義，嚴格來說「脣」與「唇」並不構成異體字的關係，然而若從
廣義的定義來說，兩字便構成「部分相同異體字」的關係。有一點值得注意，從
古代至現今的文獻來看，「唇」字紀錄「口震」這詞義可說是很早就消失，我們
姑且可以把它看成「死詞」，不用來衡量是否構成異體字的因素，因此基本上所
有學者在共時的層面上都把兩字當成異體字。事實上，不少學者處理異體字時便
注意到「共時異體字」的重要性，李運富(1957-)教授於〈關於「異體字」的幾個
問題〉便言：「談異體字最好泛時化，可以有『共時』的異體字，也可以有『歷
時』的異體字：可以從共時的角度歸納異體字的同用現象，也可以從歷時的角度
探討異體字的產生和演變。」89詹鄞鑫(1947-)教授亦把異體字分成「歷時積澱異
體字」及「共時並存異體字」兩大類，並指出「從漢字規範和整理的角度說，我
們的目標是規範現代漢字的使用，包括一般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所以，我們應該
立足於共時並存異體字，也就是現代漢字中的異體字的整理。古代曾經使用過的
異體字，只要現在不流通了，就不必去管它。」90就可看出考察異體字其中一個
立足點是可以從共時的角度出發，因此本文仍然把「脣」和「唇」視之為異體字。 
 
三. 「脣」與「唇」在歷代的使用情況及其演變 
 
「唇」字自有文獻記載開始，一直以「嘴脣」之義出現，與「脣」無異。而
「唇」為口震的本義一直藏頭漏影，只由各種字書記錄，未有實際例子加以說明。
不少學者雖明瞭「脣」、「唇」兩字本義有異，然而對兩字演變的探討着墨不多。
學者谷衍奎(1937-)釋「唇」字時雖然這樣說：「東漢起借用作『脣』，至宋元二字
已不分。」91可是他並沒有提出證據支持其說。加上，現時所看到的古籍很多是
由後人所抄寫，並非最原始的版本，在抄寫的過程中或會依照通俗的寫法而對字
體作出改寫，因此要考究「脣」與「唇」成為異體字的演變頗難。 
 
                                                     
87 同上註，頁 236。 
88 同上註，頁 237。 
89 李運富：〈關於「異體字」的幾個問題〉，《語言文字運用》，第 01 期(2006)，頁 71-78。 
90 詹鄞鑫：〈關於異體字整理的幾個問題〉，收錄於張書岩主編：《異體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4)，頁 220。 
91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頁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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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我們仍可從歷代的碑文、帖文、墓誌等等材料上的書體以及歷代
的古籍、字書、韻書窺探出「脣」、「唇」兩字的使用情況， 從而大體揣測出兩
字演變成異體字的來龍去脈。本文將分成五個時期──「先秦」、「秦漢魏晉」、「隋
唐宋元」、「明清」以及「現代」來探討。 
 
1. 先秦 
先秦經歷了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小篆的年代，文字穩定性雖然不高，同
一個字經常出現不同的寫法，並且經常出現假借、訛變、改變字形等等文字現象，
然而這一段時期的文字去古不遠，往往保留較原始的字形，能夠從字形表達出字
的本義，因此這段時期的參考價值極高。 
 
在出土文獻方面，戰國晚期的《九店楚簡》中的「脣」字作「 」92，从
辰从肉，並非从口。此外，雖然現時看到的《左傳》多為後世的抄本，然而我們
亦能參考一些訓詁學家的說法，看出《左傳》中使用「脣」字的情況。元代學者
陰時夫(?-?)所著的《韻府群玉》便指出「脣，船倫切，《說文》：『口耑也』。《左》：
『──亡齒寒』，俗作唇。」93清代學者錢綺(1798-1858)於《左傳札記》亦云：「脣
亡齒寒者，凌本合注本脣作唇，俗字。」94從不同學者的書法，我們大致可以相
信《左傳》中的「脣亡齒寒」作「脣」，而非「唇」字。 
 
至於「唇」字，從現今出土的先秦文獻中未見有用於嘴脣之義，因此難以確
定「唇」字在先秦的使用情況。 
 
由於先秦的出土文獻能顯示「脣」、「唇」的不多，因此難以斷言兩字的使用
情況。然而筆者深信當時作嘴脣義的只寫作「脣」，而不作「唇」。 
 
2. 秦漢魏晉 
自秦代開始，文字漸漸由圖畫文字變成方格文字，在小篆轉變成隸書的過程
中往往發生「隸變」，不少字形變得面目全非，或已失去原始的表意功能。不同
的部首或混同成同一部首，而一些相同的部首或分化成不同字形，這段時期的字
形是最容易混同在一起。95此外，自隸書開始，文字的穩定性也高了很多，楷書、
草書、行書等字體往往是上承隸書，與隸書之間並無太大差異，因此研究這段時
期的文字的意義很大。現將這段時期的使用「脣」或「唇」的使用情況列於下表： 
                                                     
92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257。 
93 (元)陰時夫輯；(元)陰中夫注：《韻府群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4 (清)錢綺：《左傳札記》(清咸豐八年錢氏鈍研廬刻本)。 
95 詳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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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出處 字形 
秦 睡虎地秦墓竹簡 
96 
秦至西漢 馬王堆簡帛 
97、 98、
99、 100 
東漢 皇象書《急就章》 
101 
東晉 王羲之書《洛神賦》 
102 
王獻之書寫 
103 
北魏 郭顯墓誌 
104 
                                                     
96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60。 
97 陳梵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162。 
98 同上註。 
99 同上註。 
100 同上註，頁 50。 
101 沈鵬、李呈修主編：《中國草書大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147。 
102 (晉)王羲之書：《洛神賦》(北京：中國書店，1992)，頁 22。 
103 王春林等編：《新編書法字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118。 
104 (日)伏見沖敬編：《書法大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下冊，頁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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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徽墓誌 
105 
東魏 元悰墓誌 
106 
 
從以上的列表可見，嘴脣的「脣」字下部分仍是从肉(與「月」混同)，而不
是从口的。東漢學者許慎於《說文解字》把「脣」、「唇」兩字分開解釋，而南朝
顧野王(519-581)所著的《玉篇》中「唇」字只有「之人切」的讀音(演變成現今
普通話的 zhēn)，並且釋為「驚也」，107與「脣」的字音及意義皆不同，可見直至
南北朝，兩字還是有別的，不相混用。不過仔細參考(東漢)皇象(?-?)所書「脣」
字的草書，下文的「肉」字便與「口」字十分相似，「肉」字內的兩橫劃寫作一
劃，若非該橫劃寫得高一點，是很容易與「口」字混同。因此，我們可以說秦漢
魏晉時期仍然寫作「脣」，然而將字形寫作類近於「唇」字的習慣亦由東漢時期
漸漸萌芽，開始有跡可尋。 
 
3. 隋唐宋元 
唐代以前，文字通假、訛變、正俗混同的情況頗為嚴重，而古人亦欠「正字」
的觀念。魏晉南北朝時，因戰爭混亂，文字亦無規範，混亂無章。然而直到唐代，
政府漸漸對文字作規範，有不少字書便因此而生，如顏元孫(?-732)的《干祿字
書》、張參(714-786)的《五經文字》等等，對社會的用字作出規範。學者潘重規
(1908-2003)便言：「《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是決定楷書正體的依據……後來辨
別楷書的正誤，大概都以此為標準。再加上雕版和印刷業的發達，中國書寫的標
準楷書有了定型，於是收到了『書同文』的成果。」108可見從唐代開始，漢字形
體漸漸固定下來，較少別字的出現。即使亦有別字的出現，但這時期的別字比過
去的已經少了很多，文字的穩定性是前所沒有的，因此考察這時期的文字亦是十
分重要。現將這段時期的使用「脣」或「唇」的使用情況列於下表： 
 
                                                     
105 同上註。 
106 同上註。 
107 王平、劉元春、李建廷編著：《〈宋本玉篇〉標點整理本：附分類檢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2017)，頁 82。 
108 潘重規：《中國文字學》(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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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出處 字形 
隋 蘇慈墓誌 
109 
唐 陸柬之書《文賦》 
110 
孫過庭書寫 
111 
顏真卿書多寶塔碑 
112 
杜牧書《張好好詩》 
113 
《封無遣墓誌》 
114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宣演卷上》 
115 
《敦煌本傷寒論》 
116 
                                                     
109 (日)伏見沖敬編：《書法大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下冊，頁 1825。 
110 郭曉芳編：《陸機〈文賦〉》(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6)，頁 23。 
111 林宏元：《中國書法大字典》(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頁 1162。 
112 《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唐顏真卿書多寶塔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41。 
113 同註 109。 
114 臧克和：《中古漢字流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上冊，頁 530。 
115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64。 
116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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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黃庭堅書《諸上座帖》 
117 
米芾書寫 
118 
宋高宗書《洛神賦》 
119 
南宋 張即之書寫 
120 
元 趙孟頫書《洛神賦》 
121 
趙孟頫書《急就章》 
122、 123 
鄧文原書《急就章》 
124 
 
 從以上列表可見，唐代時仍作「脣」字，下部分从肉，然而正如前代一樣，
有些書法家(如杜牧)將下文的「肉」旁與「口」旁寫得相似，不過仍可依稀辨別
出所寫的是「肉」旁而非「口」旁，這時的「脣」與「唇」字仍然是涇渭不雜。
                                                     
117 沈鵬、李呈修主編：《中國草書大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147。 
118 作者不詳：《書法字典》(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 79。 
119 黃全信主編；《中國歷代皇帝書法珍品》編寫組編選：《墨苑奇珍：中國歷代皇帝書法珍品》(北
京：學苑出版社，1996)，頁 173。 
120 作者不詳：《中國書法大字典》(臺灣：大通書局，1973)，頁 175。 
121 《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元趙孟頫書洛神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5。 
122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123 同上註。 
124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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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代表隋唐語音的《廣韻》仍將「脣」與「唇」列為兩字，字音亦不相同，
前者作「食倫切」125，後者作「側鄰切」126，而唐代孫愐(?-?)對二字所著的《唐
韻》的反切亦與《廣韻》一樣127。從字的書寫以及韻書來看，可見在隋唐時代，
古人還是不輕易將二字混同。 
 
 然而，到了宋元的時候便開始有所不同，一些書法家，如米芾(1051-1107)、
張即之(1186-1263)，便寫成从口的「唇」字，表示嘴脣義，與「脣」混成一起。
宋代的韻書《集韻》收「唇」的讀音有三個，一為「之人切」128，一為「之刃切」 129，
一為「船倫切」130，前者為「唇」字的原本讀音(與《廣韻》所標示的「唇」字
讀音相同)，中者則與前者只有聲調的分別(演變成現今普通話的 zhèn)131，後者
則與「脣」字的讀音相同。「唇」字其中一個讀音與「脣」相同，可見至遲在宋
代時「唇」字語音都已經與「脣」混為一談132。元代的《中原音韻》更只收了「唇」
字而沒有「脣」字，讀音與「純」、「淳」、「醇」相同，完全取代了原本的正字──
「脣」。133此外，從元代的字書《六書故》看，「脣」字寫作「唇」字應已是流行、
通行的習慣，《六書故》云：「唇，食倫切，口端也，別作脣。」134「唇」字不但
與「脣」字原本的讀音無異，就連它們的意義亦無分別。由此可見，「脣」與「唇」
在宋元時便完全混同起來。 
 
4. 明清 
由宋元開始，「脣」、「唇」兩字混同，到了明清時期仍繼承這種趨勢，進一步
將「脣」字摒棄。現抽出該時期的書法以及書籍來分析使用「脣」與「唇」的情
況： 
                                                     
125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7。 
126 同上註，頁 101。 
127 《唐韻》原書已散佚，然而徐鉉所著的大徐本《說文解字》便在每字之下標示了《唐韻》的
反切，因此可從《說文》考察出《唐韻》所收的字音。「唇」、「脣」於《唐韻》的讀音，可參考(漢)
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33、87。 
128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33。 
129 同上註，頁 153。 
130 同上註，頁 35。 
131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上冊，頁 627 
132 古人有「存古」的觀念，例如《切韻》雖作於隋代，然而它所存的語音包含比隋代更早的語
音。同樣地，《集韻》是在《廣韻》的基礎上作修改，該韻書的目的是「務從該廣」，廣泛地收錄
了不同字音、字義，因此《集韻》所收的字比《廣韻》多二萬七千多字，當中便收了不少古音以
及當時的語音。至於「唇」字，或許當時宋人都不把「唇」字讀作「之人切」或「之刃切」，只
是《集韻》等韻書「存古」，保留了舊有的讀音而標示之。詳參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6)，頁 40-41。 
133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4 (元)戴侗：《六書故》(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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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 
時代 出處 字形 
明 宋克書《急就章》 
135、 136 
祝允明書寫 
137 
徐渭書寫 
138 
張世偉書寫 
139 
王鐸書寫 
140 
明人書寫 
141 
清 蟄道人書寫 
142 
 
                                                     
135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136 同上註。 
137 作者不詳：《中國書法大字典》(臺灣：大通書局，1973)，頁 175。 
138 (日)伏見沖敬編：《書法大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下冊，頁 1825。 
139 同註 137。 
140 同上註，頁 1002。 
141 林宏元：《中國書法大字典》(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頁 257。 
142 王春林等編：《新編書法字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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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時代 書名(版本) 使用「脣」字 使用「唇」字 「脣」、「唇」並用 
明 《水滸傳》(明容與堂刻
本)143 
   
(「唇」出現了 33
次，「脣」出現了 3
次) 
《三國演義》(明嘉靖元年
刻本)144 
   
《西遊記》(明書林楊閩齋
刊本)145 
   
《金瓶梅》(明崇禎刻本)146    
清 《紅樓夢》(清乾隆五十六
年萃文書屋活字印本(程
甲))147 
   
(「唇」出現了 26
次，「脣」出現了 1
次) 
《儒林外史》(清嘉慶八年
新鐫卧閑草堂本)148 
   
 
 從以上的列表可見，在明清時代，時人多將嘴脣的「脣」寫作「唇」。雖偶
有寫作「脣」，甚至同一本小說內「脣」、「唇」並用，然而也是很少見的，這可
能是因為同一本小說的作者並不只有一個，或者後世抄寫時有誤。不過，可以肯
定的是，在明清時代，「唇」字基本上已經取代了「脣」字，清人李富孫(1764-1843)
於《說文辨字正俗》釋「唇」時便云：「今俗通為脣字，非。」149即可窺見時人
已經大規模使用「唇」字。 
 
5. 現代 
直到現在，「唇」字可謂全面地取代了本字「脣」字，成為了正字，而「脣」
字徹底成為了異體字、俗字，一般不多見。這亦很大程度是取決於政府發行的異
體字字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於〈關於發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聯合通知〉
時便明言：「從實施日起，全國出版的報紙、雜誌、圖書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
內的異體字。但翻印古書須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一般圖書已經製成版的或
                                                     
143 (明)施耐庵：《水滸傳》(明容與堂刻本)。 
144 (明)羅貫中：《三國演變》(明嘉靖元年刻本)。 
145 (明)吳承恩：《西遊記》(明書林楊閩齋刊本)。 
146 (明)笑笑生：《金瓶梅》(明崇禎刻本)。 
147 (清)曹雪芹撰；(清)高鶚續撰：《紅樓夢》(清乾隆五十六年萃文書屋活字印本(程甲))。 
148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清嘉慶八年新鐫卧閑草堂本)。 
149 (清)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轉引自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第三冊，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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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中分冊尚未出完的可不再修改，等重排再版時改正。機關、團體、企業、學
校用的打字機字盤中的異體字應當逐步改正。商店原有牌號不受限制。停止使用
的異體字中，有用作姓氏的，在報刊圖書中可以保留原字，不加變更，但只限於
作為姓用。」150《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本文探討的「唇」列為正字，而「脣」
字則列為它的異體字，因此在一般場合中只見「唇」字而不見「脣」字，這與政
府的政策亦有莫大關係。 
 
筆者從中港台三地分別隨機抽出了十本不同出版社出版圖書，從而比較三地
在使用「唇」或「脣」字的情況： 
 
中國內地： 
書名 使用「脣」字 使用「唇」字 「脣」、「唇」並用 
《望診遵經》151    
《中醫護理學》152    
《中醫方法全書》153    
《中醫診斷學》154    
《中醫兒科學》155    
《中醫基本理論講
義》156 
   
《中醫病案分析》157    
《中醫防治學總論》
158 
   
《中醫婦產科學講
義(試用教材)》159 
   
《中醫皮膚病性病
學》160 
   
 
                                                     
150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56)，前言頁。 
151 (清)汪宏著；王小芸、趙懷舟、張玲校注：《望診遵經》(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152 成都中醫學院編：《中醫護理學》(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153 刑玉端：《中醫方法全書》(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154 廣東中醫學院主編：《中醫診斷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155 韓新民：《中醫兒科學》(上海：上海中藥大學出版社，2006)。 
156 河南中醫學院：《中醫基本理論講義》(河南：河南中醫學院，1973)。 
157 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醫病案分析》(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 
158 顧瑞生：《中醫防治學總論》(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88)。 
159 山東省中醫藥學校：《中醫婦產科學講義(試用教材)》(濟南：山東省中醫藥學校，1977)。 
160 喻文球、談煜俊編：《中醫皮膚病性病學》(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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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書名 使用「脣」字 使用「唇」字 「脣」、「唇」並用 
《中醫臟腑概說》161    
《中醫內科病學》162    
《中藥在西方》163    
《中醫中藥》164    
《常見皮膚病治療
與中醫調養》165 
   
《皮膚病治療法》166    
《5 分鐘輕鬆推出美
人臉》167 
   
《悅讀越美：剖析醫
學美容新時代》168 
   
《養顏滋陰湯水》169    
《化粧品製造法》170    
 
台灣： 
書名 使用「脣」字 使用「唇」字 「脣」、「唇」並用 
《望診遵經》171    
《中醫外科學》172    
《中醫醋療寶典：用
醋也能快速治百病》
173 
   
                                                     
161 梁頌名、榮向路、江潤祥：《中醫臟腑概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162 時逸人：《中醫內科病學》(香港：香港千頃堂書局，出版年份不詳)。 
163 盧勝：《中藥在西方》(香港：香港得利書局，1978)。 
164 鍾庸：《中醫中藥》(香港：香港得利書局，1979)，第二輯。 
165 黃霏莉：《常見皮膚病治療與中醫調養》(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 
166 江靈珠：《皮膚病治療法》(香港：香港宏業書局，1978)。 
167 黃梓峰、高榮榮：《5 分鐘輕鬆推出美人臉》(香港：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2012)。 
168 陳立明：《悅讀越美：剖析醫學美容新時代》(香港：紅出版(青森文化)，2016)。 
169 關之義：《養顏滋陰湯水》(香港：明窗出版社，2009)。 
170 王榮：《化粧品製造法》(香港：藝文圖書公司，1973)。 
171 (清)汪宏：《望診遵經》(臺北：五州出版有限公司，1996)。 
172 朱士宗：《中醫外科學》(臺北：正中書局，1990)。 
173 康永政、康旭東：《中醫醋療寶典：用醋也能快速治百病》(新北：華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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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珍聞趣
話》174 
   
《女性中醫健康寶
典》175 
   
《養生中藥》176    
《別讓中藥害了你》
177 
   
《對症刮痧》178    
《家庭必備中醫實
用百科(養生篇)》179 
   
《一年四季都在用
的中醫養顏經》180 
   
 
從以上所列的中港台三地的書籍中比較，可見「唇」比起「脣」字更大規模
地使用，尤其中國內地出版的書籍，可以說「脣」字基本上完全被「唇」字所取
代。雖然偶有「唇」、「脣」混用或只使用「脣」之著作，然而這些書籍所佔的比
例少之有少，可謂九牛一毛。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列的清人汪宏(?-?)所著的《望
診遵經》有中國內地和台灣兩版本，前者使用的是「唇」，而後者使用的卻是「脣」
字，或許是台灣版本只是對古籍的原字形不作修改，而中國版本的則按照政府規
定，對字形作修改。無論如何，我們亦可看出「唇」字在現代漢語中成為了正字，
而本義嘴脣義的「脣」字則成為了異體字，漸漸銷聲匿跡。 
 
6. 小結 
從歷代使用「脣」和「唇」的脈絡來說，可以肯定的是直至宋代以前，「脣」
與「唇」之間無論從字形、字音都是涇渭分明，不混為一同，雖偶有寫作類近「唇」，
然而一般也不多見。在宋代以前，「脣」字便是正字。 
 
然而，語言是無時無刻都有所變化的，正俗之間也非一成不變，清代士人范
寅(1827-1897)便留意到這一點，他於《越諺‧論雅俗字》便云：「今之雅，古之
俗也；今之俗，後之雅也。」181雅俗變換這一情況也適用於「脣」與「唇」字，
從宋代開始，「脣」字漸漸多寫作「唇」字，字義及字音也漸漸轉移至「唇」字
                                                     
174 王煥華、儲農、倪惠珠：《中國醫藥珍聞趣話》(新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175 陳玫妃：《女性中醫健康寶典》(臺北：智林文化出版社，2007)。 
176 林國華主編；黃秀凌、盧信錕、林國華著：《養生中藥》(臺北：好兄弟出版社，1998)。 
177 陶濤：《別讓中藥害了你》(臺北：婦女與生活社，2010)。 
178 谷世喆：《對症刮痧》(臺北：睿其書房，2011)。 
179 夏一生：《家庭必備中醫實用百科(養生篇)》(臺北：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180 張小暖：《一年四季都在用的中醫養顏經》(臺北：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181 侯友蘭等點注：《〈越諺〉點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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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直到明清時期以及現代，「唇」字這一俗寫便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將本
來的正字「脣」漸漸摒棄，俗寫變為正寫，而正寫卻變成俗字、異體字，本末倒
置。總括言之，「脣」與「唇」在宋代開始混同，後來「唇」字完全取代了「脣」
字，直到現在，因此學者谷衍奎釋「唇」時所說的「東漢起借用作『脣』，至宋
元二字已不分。」182有一定的道理。 
 
四. 「脣」與「唇」成為異體字的原因 
 
漢字異體字多不勝數，「脣」與「唇」只是其中一例。究異體字的出現，漢字
作為表意文字為其最根本的因由，劉又辛(1913-2010)教授便云：「漢字之所以有
許多異體字，主要是由漢字的性質決定的。」183劉志基(1955-)教授亦言：「表義，
也就是字形設計與其所記詞或詞素的意義相聯繫，可以算得上漢字的本質特徵。
而漢字異體現象的發生緣由，追溯到根源，則正是漢字的這種本質特徵。」184誠
然，從漢字開始出現的時候便存有大量異體字，古人當初按照事物的形象「隨體
詰詘」創造出字形，各人對字形的書寫和構造各有不同，有的選擇將事物的整體
畫出來，有的則只選取事物的特徵，或繁或簡，因此創造出不同的表達同一詞的
字形。以「馬」字為例，有的甲骨文作「 」185，將馬的形體整個畫出，亦有
甲骨文作「 」186，選擇突出馬項上的鬃毛以表其「馬」義，於是這樣便創造
了很多同詞異形的現象。因此，廣義來說，漢字以表意的形式創造文字為異體字
出現的最大原因。然而，若析言之，也可細分作「形符的轉換」，如「貓」與「猫」，
亦可細分作「音符的轉換」，如「線」與「綫」，亦可細分作「不同的創字方法」，
如「泪」(會意字)與「淚」(形聲字)。學者裘錫圭先生便將異體字出現的原因分
成八類187，然而這八類未能完全包括繁多的異體字現象188，我們必須按每組字作
出深入研究。 
 
至於「脣」、「唇」成為異體字的原因，一些字書雖有提及，然而眾說紛紜，
                                                     
182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頁 1016。 
183 劉又辛：《文字訓詁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90。 
184 劉志基：《漢字體態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229。 
185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376。 
186 同上註。 
187 裘錫圭將異體字出現的原因分成「加不加偏旁的不同」、「表意、形聲等結構性質上的不同」、
「同為表意字而偏旁不同」、「同為形聲字而偏旁不同」、「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省略字形
一部分跟不省略的不同」、「某些比較特殊的簡體跟繁體的不同」和「寫法略有出入或因訛變而造
成不同」八大類。詳參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199-201。 
188 例如書體的不同、避諱而對字形作改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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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它們很多時沒有提出實質證據支持其說，讓人莫衷一是。雖然如此，我們仍
可從「脣」、「唇」兩字的字義、字形、字音等方面探究，從而分成「引申說」、「假
借說」、「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意符意義相近」四個可能成為異體字的原因。
在這四個原因當中，筆者相信「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和「意符意義相近」為它
們成為異體字最根本、最有可能的原因，現分析如下。 
 
1. 引申說 
引申就是一個新詞義由本義延伸而成，新詞義與本義之間是有意義上的聯
繫，新的詞義可稱為引申義。王寧(1936-)於《古代漢語通論》便將「引申」定義
成「凡是由同一起點引申出的意義，彼此都有聯繫。詞義從一點出發，沿着不同
的方向，向相關的方面延申而產生一系列新義，叫做引申。」189幾乎每個漢字都
有其引申義，這能減少創造字形而又能表達更多的詞義，例如「習」字，《說文》：
「習，數飛也，从羽从白。」190「習」的本義就是鳥類反覆試飛，由於溫習亦有
重複的特點，故「習」字又引申為複習義，而習慣就是經常、反覆做同一件事，
因此「習」又引申至習慣義。在這裏，「鳥類反覆試飛」為「習」字的本義，而
「複習」、「習慣」等為「習」字的引申義，它們與本義是有意義上的聯繫。 
 
至於「唇」由「口震」、「震驚」的本義引申至「嘴脣」義亦是有可能的。「口
震」這一動作是由口部發出，嘴脣為口的一部分，它們之間互相有牽連。加上，
「口震」時嘴脣往往最為明顯，最容易讓人察覺，因此「唇」字便由「口震」引
申為「嘴脣」，由動作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由動作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這一引
申現象在漢語亦俯拾皆是，例如「孩」字，《說文》：「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
孩，古文咳从子。」191「咳」的古文寫作「孩」，「孩」本義為嬰兒笑，如《老子》：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192「嬰兒之未孩」就是嬰兒還未懂得笑。
後來，「孩」字由嬰兒笑這一動作漸漸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泛指幼兒，例如李
密《陳情表》：「生孩六月，慈父見背。」193這裏的「孩」便當作嬰兒講。除了「孩」
字，「令」字亦如是，「令」字甲骨文作「 」194，上象倒口之形，下象一人跪
在地上接受命令，會作「命令」之義，《說文》：「令，發號也，从亼卪。」195可
見「令」的本義為「命令」。例如《論語‧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96「不令而行」就是指不用命令就會自覺去做，而「雖
                                                     
189 王寧等編著：《古代漢語通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87。 
190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74。 
191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31。 
192 孫雍張注譯：《老子》(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頁 38。 
193 (清)吳調侯、吳楚材選編；李炳海等注：《古文觀止》(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頁 233。 
194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6。 
195 同註 191，頁 187。 
196 臧知非注：《論語》(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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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從」則是其相反義。後來「令」字由「命令」這一動作，引申至發號命令的
人，為官者不少是向下發命令的，因此有不少官職便有「令」字，例如尚書令、
郎中令、縣令等等。因此，「唇」字可以像「孩」與「令」等字一樣，由單純的
動作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由口震引申至產生口震的部分──嘴脣，並且改變其
讀音，讀與「脣」同，以來區別本義及引申義之別，從此與「脣」字義、字音皆
無異。 
 
2. 假借說 
假借分兩種，清儒黃以周(1828-1899)於《群經說》便指出「凡叚借有二例，
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者，為造字後之叚借。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即造字時
之叚借也。」197前者是原本已經有兩字的存在，由於兩字同音或近音，於是古人
以同音之字代替原本之字，有不少假借字久經習用便定型了下來，與本字混用或
甚至取而代之，這種假借可稱為「本有其字的假借」或「通假」。例如「鮮」與
「尟」字，《說文》釋「鮮」字為「魚名，出貉國。从魚，羴省聲。」198「鮮」
本是一種魚名，然而「鮮」字與表示數量少的「尟」字上古同屬元韻，因此「鮮」
不時假借「尟」字，表示數量少之義。例如《論語‧學而》：「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199這裏的「鮮」便作「少」義。至於後一種假借，就是指一些在語
音上存在卻沒有字形表達的詞，這種詞往往是抽象、無形可象的，於是便借用同
音或近音的字形來表達它的詞義，這一種假借可稱為「本無其字的假借」。以「南」
字為例，「南」字甲骨文作「 」200，本象鐘形，為一種樂器，然而表達「南
方」這一方位詞因無形可象，於是借用跟它同音或近音的「南」字表達南方這一
詞義，於是「南」字便開始擔當方位詞。我們現今所討論的「假借」為前一種的
假借，即「本有其字的假借」或「通假」。 
 
「脣」與「唇」皆从「辰」得聲，兩字上古音雖不完全同音，然而都是極為
相近，兩字同屬文韻，音韻學家鄭張尚芳便擬測「脣」的上古音為 ɦljun201，「唇」
則為 tjɯn202，兩字字音相近，有旁轉的關係。兩字在中古音仍然相似，《廣韻》
中的「脣」字讀作 「食倫切」，為合口三等的全濁字，203「唇」的反切則為「側
鄰切」，為開口三等的全清字。204由於兩字語音相近，因此不少學者便認為「脣」
與「唇」是假借關係，例如朱駿聲(1788-1858)於《說文通訓定聲》便言：「唇，
                                                     
197 (清)黃以周：《群經說》(清光緒二十年南菁講舍刻儆季雜著本)。 
198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244。 
199 同上註，頁 107。 
200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913。 
201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頁 288。 
202 同上註。 
203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 107。 
204 同上註，頁 101。 
26 
 
驚也，从口，辰聲，叚借為脤，今俗用為唇齒字。」205「脤」為「脣」的其中一
個異體字，《古今韻會要舉》釋「脣」時便注明「亦書作脤」206，莊子(公元前 369
年-公元前 286 年)《南華真經》：「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郭象(252-312)注：
「脤脣同」207。除了朱駿聲外，黎傳緒(1952-)教授於〈異體字簡論〉釋「唇」時
亦云：「本義為震驚。後因同音假借表示『嘴唇』之義。」208正由於兩字的讀音
相近，因此便構成了成為假借字的重要條件。 
 
事實上，歷史上兩字作假借後久假不歸，假借字與本字成為異體字，甚至假
借字取代本字的例子不少。例如「修」與「脩」字，《說文》：「修，飾也，从彡
攸聲」209、「脩，脯也，从肉攸聲」210，「修」本義為裝飾之義，而「脩」為乾肉
之義，兩字字義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兩字皆从「攸」得聲，故此在古書中常作假
借，例如《楚辭‧九辯》：「今脩飾而窺鏡兮。」211「脩飾」應為「修飾」，兩字
同音假借。後來「修」、「脩」因常用作假借，漸漸混淆不分，《第一批異體字整
理表》更索性將「脩」列為「修」的異體字212，從此只用「修」不用「脩」。又
例如「考」與「攷」字，《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213「考」的本
義為長者、老人家；至於「攷」字，《說文》：「攷，敂也，从攴丂聲。」214「攷」
本義叩擊，後來又引申出試驗、考試義。215「考」與「攷」意義毫不相干，然而
它們皆从「丂」聲，因此表示考試義的「攷」常假借作「考」，例如《春秋繁露‧
考功名》：「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216直到現在「考試」之義仍然用「考」字，
久假不歸，假借字便漸漸成為正字。同樣道理，「脣」與「唇」亦可以因為近音
而假借，後來久假不歸，使「唇」比「脣」字更廣泛及大規模地使用。 
 
3. 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 
訛寫，是指在書寫的過程中，或因形體相近，或因一時手誤而訛作另字，這
也是異體字產生的其中一個原因。學者陳煒湛(1938-)、唐鈺明(1944-)便對「訛變」
有此定義：「所謂訛變，就是由一時之訛誤而積非成是。也就是說，在使用古文
字的過程中，由於誤解了字形與原義的關係而將某些部件誤寫為與其意義不同的
                                                     
205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頁 793。 
206 (清)陳廷敬等編：《康熙字典》(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1165。 
207 (戰國)莊周撰；(晉)郭象注：《南華真經》(四部叢刊景明世德堂刊本)。 
208 黎傳緒：〈異體字簡論》，收錄於張書岩主編：《異體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59 
209 同註 198，頁 185。 
210 同上註，頁 89。 
211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 
2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56)，頁 10。 
213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173。 
214 同上註，頁 69。 
215 蘇寶榮：《〈說文解字〉助讀》(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 174。 
216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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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部件，以致造成字形結構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以訛傳訛、積習不改，最後得
到公認而另成一字形。」217訛變多是一時之誤，訛字大多不會在社會流通，然而
亦有不少字因經常大規模地被訛寫，三人成虎，後來便漸漸在社會流通，成為了
異體字。例如「广」經常訛寫成「厂」，如「廝」與「厮」218、「廠」與「厰」219、
「廁」與「厠」220等字。又例如「氵」常與「冫」混同，如「決」與「决」221、
「沖」與「冲」222、「況」與「况」223等等。 
 
 至於「脣」與「唇」字，兩字下部分所从的「肉」字與「口」字形體在古文
字亦是十分相似的。「肉」字甲骨文作「 」224，而「口」字甲骨文作「 」
225，兩字字形構造十分相似，只是「肉」字的開口多向下，而「口」字則多向上，
若「肉」字的橫劃寫低一點，「口」字的橫劃寫高一點，那麼它們便成了同形字，
構成了混同的條件。不少學者也留意到「肉」與「口」字因形體相近，容易混同。
例如劉釗(1959-)於《古文字構形學》便提及「肉」與「口」形體相近，容易發生
訛變。226事實上，也有不少「肉」、「口」混淆的例子。例如「龍」字，甲骨文作
「 」227，象龍形，其中左下角的「 」象龍口之形。然而到了金文，因「口」
與「肉」形體相近，於是从「口」訛作成从「肉」，變成「 」228，直到現在。
因此，許慎於《說文》中解釋「龍」字時所說的「从肉」229是不對的。又例如「能」
字，金文作「 」230，象熊之形，為「熊」之本字。其左下部分本象熊口，後
來卻與「肉」字相混，訛作成「 」231，直至現在。232因此，从字形及一些例
                                                     
217 陳煒湛、唐鈺明編著：《古文字學綱要》(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頁 31-32。 
218 《龍龕手鑒》：「厮……正作廝。」詳參(遼)行均：《龍龕手鑒》(四部叢刊續編景宋本)。 
219 《中華大字典》：「厰，廠俗字。」詳參中華書局編輯部：《中華大字典》(臺北：中華書局，
1960)，上冊，頁 172。 
220 《洪武正韻‧寘韻》：「廁，亦作厠。」詳參(明)樂韶鳳：《洪武正韻》(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1 《玉篇》：「决，古穴切。俗決字。」詳參王平、劉元春、李建廷編著：《〈宋本玉篇〉標點整
理本：附分類檢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頁 315。 
222 《玉篇》：「冲，直中切。俗沖字。」同上註。 
223 《玉篇》：「况，許誑切。俗況字。」同上註。 
224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888。 
225 同上註，頁 220。 
226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1。 
227 同註 224，頁 1424。 
228 同上註。 
229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245。 
230 同註 224，頁 1373。 
231 同上註，頁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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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皆可證明「肉」與「口」經常混淆，容易訛變。 
 
 草書的「脣」、「唇」字便很明顯體現出「肉」與「口」的混淆。「脣」字的
草書寫作「 」(東漢皇象書《急就章》)233、「 」(元趙孟頫書《急就章》)234、
「 」(元鄧文原書《急就章》)235、「 」(明宋克書《急就章》)236、「 」
(明徐渭書寫)237，草書的「脣」字下文的「肉」字皆作一橫劃，當該橫劃寫得低
一點時，看上來便與「口」字並無分別，如宋克(1327-1387)、徐渭(1521-1593)
所書寫的「脣」字便很明顯，與「唇」字沒太大差異，當草書的「脣」字字體流
行開去時，以訛傳訛、習非成是後便漸漸得到廣泛使用。而事實上，草書產生訛
變、混同的例子多不勝數，例如「臣」、「言」、「足」、「氵」、「咅」作為偏旁時在
草書中經常混同，如「臨」的草書作「 」(趙孟頫書《急就章》)238，「討」的
草書作「 」(託《曹植書賦稿長卷》)239，「踊」的草書作「 」(趙孟頫書
《急就章》)240，「澤」的草書作「 」(趙孟頫書《急就章》)241，「部」的草書
作「 」(趙孟頫書《急就章》)242，這些字作為偏旁時經常混同成「 」，可
見草書具有將不同字混同成一起的特點，因此書法家把「脣」的「肉」旁與「唇」
的「口」旁混同成一起，讓兩字成為異體字是非常大可能的。而草書大約是在漢
代開始出現，因此學者谷衍奎認為「脣」與「唇」從東漢開始混同243是合乎事實
的。 
 
4. 意符意義相近 
異體字其中一個出現的原因就是「意符互換」，會意字或形聲字中的意符很多
                                                                                                                                                        
232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頁 395。 
233 沈鵬、李呈修主編：《中國草書大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147。 
234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235 同上註。 
236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237 (日)伏見沖敬編：《書法大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下冊，頁 1825。 
238 余德泉主編：《章草大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 1249。 
239 同上註，頁 613。 
240 同上註，頁 1073。 
241 同上註，頁 1173。 
242 同上註，頁 613。 
243 谷衍奎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頁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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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往往只表其大類，並非完全表其實際的意義，因此換成意義相近的意符亦無損
該字的字義。學者章琼於《現代漢語通用字對應異體字整理》一書便言：「形聲
字的義符常常只是提示意義類別，一般並不表示具體的意義，這樣，在為語言中
某一個語詞造字時，選擇何者作義符，便常常會有較大的選擇餘地，而不具有惟
一確定性。」244其實不只限於形聲字，會意字亦然。例如「牢」字，甲骨文作
「 」 245，亦作「 」246，前者从牛，後者則从羊，然而這不影響詞義的表
達，因為「牢」不是特指蓄養牛或羊的欄圈，而是泛指蓄養家畜的欄圈，因此「牢」
字下面寫作什麼家畜亦無影響其字義，然而這兩種字形便造成了其中一對異體
字。又例如「隹」、「鳥」作意義時便經常互換，產生不少異體字，例如「雞」與
「鷄」 247、「雕」與「鵰」248、「䨉」與「鸚」249等等，這是因為「隹」與「鳥」
意義相近，根據《說文》，它們都是鳥類的其中一種大類。《說文》：「隹，鳥之短
尾緫名也，象形。」250「鳥，長尾禽緫名也，象形。」251「隹」為短尾鳥的統稱，
而「鳥」則為長尾鳥的統稱，兩者析言有別，然而渾言之則無別，兩者都是鳥類
的一種，因此充當意符時經常可以互換而又不影響詞義。 
 
至於「脣」與「唇」同樣適用於意符互換，兩字的意符「肉」和「口」可以
互換，不少學者便言及這一點，王力於《古代漢語》一書便指出「肉部和口部有
相通之處，所以脣又寫作唇。」252梁東漢(1920-2006)於《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
言及「義符相近，音符相同或相近」的異體字時，便舉了「脣」與「唇」之例， 253
陳淑梅(1956-)等人所編的《漢字》提及「音義合成，卻選取了不同的表義部件」
的異體字時亦舉了「脣」與「唇」之例254。竇文宇、竇勇於《漢字字源：當代新
說文解字》釋「唇」字時亦言：「現在的字形是後起的習用字。它用『口』代替
『肉』，意思是口部能張能合的部分。它最明確地表達出字義。」255誠然，嘴脣
是肉造的，故此「脣」字的意符从肉是合理的，同樣地，嘴脣是口腔的其中一部
位，故此以从口的「唇」字表達嘴脣之義亦無不妥。古人或許認為以从口的「唇」
字表達嘴脣之義比从肉的「脣」字更勝一籌，因為以肉造成的身體器官、部位多
                                                     
244 章琼：《現代漢語通用字對應異體字整理》(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 106。 
245 高明、涂白奎：《古文字類編》(縮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535。 
246 同上註。 
247 《說文解字》：「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鷄，籀文雞从鳥。」詳參(漢)許慎撰；(宋)徐鉉校
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76。 
248 《說文解字》：「雕，鷻也，从隹周聲。鵰，籀文雕从鳥。」同上註。 
249 《集韻》釋「鸚」時云：「或从隹」。詳參(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頁 68-69。 
250 同註 247。 
251 同上註，頁 79。 
252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二冊，頁 645。 
253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頁 65。 
254 陳淑梅、宋繼華、王立軍著；王寧、鄒曉麗主編：《漢字》(香港：海峰出版社，1999)，頁 119。 
255 竇文宇、竇勇：《漢字字源：當代新說文解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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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勝數，嘴脣只是冰山一角，若以「脣」這一形聲字表達其義，或許未必讓人們
立刻意識到「脣」所指的是身體哪一個部分，那麼意符「肉」字所起的提綱挈領
的功能便不高。相反，口腔內的部位遠遠比以肉造成的部位少得多，若改成从口
的「唇」字來表達嘴脣之義，或許更起提示性的作用，能夠讓人更易明白到「唇」
是口腔的其中一部分，因此便以「唇」字取代「脣」字。 
 
「肉」與「口」作為意符時互換的例子不限於「脣」與「唇」，亦有不少其他
例子可作旁證。例如「吻」與「𦝮」、「肳」字，《說文》：「吻，口邊也，从口勿
聲。𦝮，吻或从肉从昬。」256「吻」的本邊為口的兩邊，與「脣」類近，析言之
與「脣」有別，然而渾言之則無別，故此在古籍中「脣吻」一詞經常連用257。《說
文》釋「吻」時亦收入从肉旁的「𦝮」字，「口」、「肉」意符互換。此外，「吻」
亦有一異體字作「肳」，从肉旁，勿聲，《集韻》便收錄了這個字，指出它為「吻」
的異體字，258亦有古籍「吻」作「肳」，例如《呂氏春秋‧觀表》：「投伐褐相脅
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259可見，「吻」字的「口」旁經常與「肉」旁
互換。又例如「㗋」(即「喉」字)與「𦞕」，《說文》：「喉，咽也，从口侯聲。」 260
「喉」的本義為「咽喉」、「喉嚨」，由於喉嚨都是肉體的一部分，都是由肉造成，
因此「喉」亦有从肉旁，作「𦞕」，《集韻》便收錄了這個字，並指出它為「喉」
的異體字。261此外，「口」與「肉」旁互換的例子亦有「咽」與「胭」262、「嗜」
與「𦞯」263、「嗉」與「膆」264等字。由此可見，「脣」與「唇」的關係，也能與
上述所舉的例子一樣，屬於意符互換一類。 
 
5. 小結──「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和「意符意義相近」為兩字成為異體字的主
要原因 
在說明「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和「意符意義相近」為「脣」與「唇」成為
異體字的主要原因，必先說明為何排除「引申說」及「假借說」。 
 
首先，兩字的混同是與「引申」無關的。第一，「脣」與「唇」字在表達嘴脣
及由嘴脣所引申的意義時是完全相等的，兩字的詞義及語法功能都是毫無分別
的。那麼，「唇」字為什麼、有什麼需要由口震、震驚的本義引申至與「脣」詞
                                                     
256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30。 
257 例如《列子》：「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又例如《論衡》：「搖雞奮豚，揚脣
吻之音，聒聖賢之耳。」《列子》之例，詳參(春秋)列禦寇著；(晉)張湛注：《列子》(四部叢刊景
北宋本)。《論衡》之例，詳參(漢)王充：《論衡》(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 
258 (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04。 
259 (戰國)呂不韋撰；(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四部叢刊景明刊本)。 
260 同註 256。 
261 同註 258，頁 78。 
262 《集韻》釋「咽」：「或作胭」。同上註，頁 47。 
263 《玉篇》：「𦞯，時至切。俗嗜字。」詳參王平、劉元春、李建廷編著：《〈宋本玉篇〉標點整
理本：附分類檢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頁 122。 
264 《玉篇》釋「膆」時云：「亦與嗉同」。同上註，頁 123。 
31 
 
義完全無異的意義呢？古人為什麼要借助兩個不同字形表達完全對等的詞義
呢？我們所說的「同義詞」很多時並非完全同義的，渾言之並無分別，然而析言
之在詞義或語法功能都是有所不同的。王寧主編的《古代漢語通論》便明言：「詞
的同義是有條件的，沒有絕對的、全面的同義詞，只有在某個意義上、某種語言
環境下的同義詞。」265像王寧所說的例子很多，例如「朋」與「友」，「朋友」乍
看似乎無異，古籍二字也常連用，如《論語‧學而》：「子夏曰：『賢賢易色，事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 266「朋友」在這裏無異，當作一般好友講。然而，「朋」與「友」析言
之是有分別的，鄭玄(127-200)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267即跟從同一老師
的叫做「朋」，有同一個志向、興趣的叫「友」，兩字並非完全對等的同義詞。又
例如「園」和「圃」，兩字看上來無異，都是種植的園地，然而《一切經音義》
便指出「種樹曰園，種菜曰圃。」268「園」是用來種植樹木，「圃」是用來種植
蔬菜，兩字是有些微差異的。既然完全對等的同義詞不多見，那麼「唇」字為什
麼要引申至與「脣」完全無別的詞義呢？這是不合常理的。第二，與「唇」為同
源字的「震」、「䟴」、「娠」也沒有由動作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例如「震」是雷
震之義，然而「震」沒有引申至雷電之義。又例如「䟴」是腳震之義，然而它沒
引申至腳的意義。「娠」為胎動之義，它亦沒有引申至胎、胎兒、孕婦之義，這
些同源字都可以用作旁證，證明「唇」字由動作引申至動作的發出者的可能性不
大。因此，「脣」與「唇」並不是構成兩字成為異體字的原因。 
 
其次，兩字的混同難以證明與「假借」有關。第一，除了字書指出「唇」字
的本義為口震、震驚之義，「唇」字在古籍中更多的是解作嘴脣之義，並未以本
義出現。加上，「唇」字未有與其他字作假借關係的例子，而大多注書亦沒有言
及「脣」與「唇」為假借關係，故此我們便難以證明它們是否假借的關係。其次，
「脣」與「唇」雖然同从「辰」聲旁，然而它們在上古音、中古音都只是音近的
關係，並不完全相同(上文已述，在此不再贅述)，構成假借字的條件有一定限制。
因此，在沒有足夠的證據及條件下，姑且棄斥「假借說」，因為若將同音或近音
的一組字輕易說成假借字，便很容易造成泛濫的情況。事實上，一般學者亦是不
輕言假借，例如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言及「假借」時便指出「有時候，二字
雖然讀音相近，甚至相同，但是沒有其他證據，單憑語音方面的近似也不能完全
解決問題。」269陸宗達(1905-1988)、王寧的《訓詁方法論》亦言：「前代訓詁學
家一直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假借現象十分普遍，凡是音同之字，古人
都可隨意借用，所謂『亂寫錯別字』。另一種意見認為，純粹的同音借用為數並
不多，除去同源通用字外，純粹的同音借用一般要遵循某些慣例，不能遇到講不
                                                     
265 王寧等編著：《古代漢語通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101。 
266 臧知非注：《論語》(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108。 
267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頁 6。 
268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日本元文三年至延亨三年獅谷白蓮社刻本)。 
269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二冊，頁 552-553。 
32 
 
通的地方，就隨意找個同音字來以『假借』解釋，如果聲音再放寬一些，就弄得
音無不通，字無不借，詞語的客觀約定性便不復存在，聲音也就變成『小學家殺
人的刀子』。──很明顯，後一種意見是正確的。」270可見，我們不能因「脣」、「唇」
音近就說它們是假借的關係，必須有充足的證據才能言之。因此，「脣」與「唇」
成為異體字的原因與「假借說」無關。 
 
相反，「脣」與「唇」成為異體字的最大原因是「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這
論點尤其體現於草書。首先，從第二部分所述的歷代使用「脣」、「唇」的脈絡來
看，我們可以看出東漢以前，未有「脣」字寫作「唇」。然而，從東漢皇象以草
書所寫的「脣」類近於「唇」字後，「脣」字下面的「肉」旁於草書便漸漸越來
越像「口」旁，這種情況在宋元的情況尤甚。草書大約出現於漢代，這與「脣」、
「唇」混合的情況互為輝映，這更有理由相信兩字的混合是草書的書法而致。其
次，我們可以用一些从「口」旁的字與「脣」字的草書作比較，例如東漢皇象所
書的「舍」字作「 」271，與他書寫的「 」(脣)272比較，「舍」字的「口」
旁與「脣」字的「肉」旁雖有一定差異，但形體已有點相近，只要將「口」旁的
一撇拉長一點便變得無異。又例如元代趙孟頫(1254-1322)所書的「回」字作
「 」273，與他書寫的「脣」字「 」274作比較，「回」內的「口」旁與
「脣」字下的「肉」旁在草書上無太大差異，兩字容易混淆。此外，草書成為流
行字體，甚至取代正字的例子也不少，例如「関」字，「関」為「關」的俗字275，
在古籍中亦不時出現，如《崇相集》：「以山海関為垣墻。」276這個「関」字便被
認為是來源於草書的「關」字277，「關」字草書作「 」(居延簡)278、「 」(沈
曾植書寫)279，便可看出「関」字形體的由來，後來這草書字型一直流傳下來，
                                                     
270 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 126。 
271 余德泉主編：《章草大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 478。 
272 沈鵬、李呈修主編：《中國草書大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147。 
273 同註 271，頁 613。 
274 杜維鈞、杜金鋒編著：《章草辨異字典》(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66。 
275 《玉篇》便指出「関」為「關」的俗字。詳參王平、劉元春、李建廷編著：《〈宋本玉篇〉標
點整理本：附分類檢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頁 177。 
276 (明)董應舉：《崇相集》(明崇禎刻本)。 
277 陳威瑨：〈日本漢字與臺灣漢字之形體差異──以《康熙字典》中可見之日本漢字為例〉，收錄
於陳廖安、楊如雪、黃麗娟主編：《出土文獻文字與語法研讀論文集》(第一輯)(臺灣：萬卷樓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283。 
278 同註 271，頁 1323。 
27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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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關」的俗字。又例如「车」字，「車」字的草書作「 」(居延簡)280、「 」
(祝允明書寫)281，到了現今，「车」這一形體便成了中國內地所通行的字體，成
為了正字，取代了原來的「車」字這一寫法。由種種原因可見，「脣」與「唇」
成異體字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造成。 
 
除了「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外，「意符意義相近」亦是「脣」與「唇」字成
為異體字的重要原因。首先，「脣」字的穩定性不高，轉換義符亦不時發生。《說
文》釋「脣」時便收有「䫃」這一古文282，該字从頁辰聲，「頁」即人的頭部，《說
文》：「頁，頭也。」283嘴脣因在人的頭部、面部，因此「脣」字的古文作「䫃」。
後來，大概因為嘴脣是由肉造的，若以頭部表示嘴脣或未能讓人明瞭字義，故「䫃」
改作「肉」旁，成為「脣」字。此外，「脣」字的異體字亦有「𩕁」284，从肉从
頁，也有「 」(魏司空穆泰墓誌)285，从口从肉，可見「脣」字的義符的穩定
性並不高，不時都會轉換意義相通的義符，這或許與表達詞義的準確性有關，學
者商承祚(1902-1991)釋「脣」時便言：「說文『䫃。古文脣。从頁。』案辰之古
文作 。則此不當从篆之體。右从頁。頁。頭也。頁从𦣻儿。𦣻。亦頭也。面
字从之。是从頁猶从面也。惟面上不止脣。猶脣之从肉。其義皆不相切也。今改
从口。是矣。」286商先生便指出「脣」由从頁，改成从肉，再改成从口，是為了
更準確地表示詞義。可見「脣」的意符的穩定性不高，因此「脣」字由从肉轉變
成从「口」的「唇」字是很大可能的。其次，筆者粗略抽了數個口腔器官的字287，
發現也有不少字「口」、「肉」可以互換，成為異體字。例如：「吻」與「肳」(上
文已述)、「㗋」與「𦞕」(上文已述)、「頜」與「𦛜」288。此外，亦有兩字亦很特
別，舌頭的「舌」是从口旁，而同樣是舌頭意的方言字「脷」卻从肉旁的289，兩
字雖非異體字，然而卻是代表同一詞義，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從這些例子可看，
「口」旁與「肉」旁作為意符時是不時可以互換的，從而構成異體字，而這麼多
例子中，「吻」──「肳」最能作為「脣」與「唇」意符互換的旁證，因「吻」與
                                                     
280 余德泉主編：《章草大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 336。 
281 同上註。 
282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4)，頁 87。 
283 同上註，頁 181。 
284 (宋)司馬光等編：《類篇》(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313。 
285 秦公輯：《碑別字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80。 
286 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轉引自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第四冊，頁 419。 
287 本文抽了十一個與口腔器官有關的字：噣、喙、吻、嚨、㗋、頜、舌、脷、腭、牙、齒。 
288 「頜」為構成口腔上下部的組織，《集韻》便記載「頜」有一異體字為「𦛜」，从肉旁。詳參(宋)
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27。 
289 《漢語大字典》：「脷，方言。舌頭。」詳參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成都：
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中冊，頁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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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脣」之意義極為相近，而「吻」能寫成「肳」，同樣道理，「脣」也有條件寫成
「唇」。最後，代表不同身體部位的偏旁不時可以與「肉」旁互換，例如「脚」
與「踋」290、「胯」與「跨」291、「腿」與「蹆」292、「腂」與「踝」293等等，這
些例子皆能說明从「肉」旁的字往往都會改成意義更加緊密的代表身體不同部位
的偏旁，而「脣」與「唇」的出現也很大可能屬於同一現象。 
 
總括而言，「脣」與「唇」字聲音相近，並且意義相近或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然而在各種證據下，兩字成為異體字的主要原因還是兩字「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
和「意符意義相近」。 
 
五. 結論 
 
總括而言，無論從字的形、音、義三方面來考察，「脣」與「唇」字在造字
之初都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字，絕不構成異體字的關係。「脣」的本義為嘴脣，為
一個形聲字，从肉，辰聲。而「唇」的本義雖然一直未見於古籍的使用當中，其
為震驚之義最早也只能追溯至東漢學者許慎的《說文解字》，然而通過考察其形
符「辰」和「口」，以及比較「唇」的一些同源字，我們可以確知「唇」之本義
準確來說應該是口震義，為一個會意兼形聲字，从辰从口，辰兼作聲旁。後來「唇」
字的本義由「震」字所取締。可見，兩字形、音、義雖有相似之處，然而仍是兩
個不同的字，不能混同。 
 
直到東漢以前，從各種出土文獻來看，嘴脣之義一直由「脣」字來表達。然
而，從東漢開始，草書的出現、意符轉換亦讓「唇」字漸漸也產生出嘴脣義，開
始與「脣」混同，然而這種情況依然不普遍。到了宋元時期，從各種字書、韻書、
出土文獻來看，可以確定「脣」與「唇」之間已經混同，「唇」的字音及字義已
經與「脣」無異，成為了一組異體字。這種情況一直延至後代，在明清時期，在
表達嘴脣及其引申義時，「唇」字也比「脣」字多用。到了現代，中國內地政府
更將「唇」列為正字，「脣」列為其異體字，「唇」字便正式取代了「脣」字，反
客為主，因此在一般書籍、報刊中便只見「唇」而不見「脣」。 
 
究兩字成為異體字的原因，「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及「意符意義相近可互
換」兩方面是最重要的原因。從甲骨文、金文等材料可見，它們的形符「肉」和
                                                     
290 《龍龕手鑒》：「踋，俗，音脚。」詳參(遼)行均：《龍龕手鑒》(四部叢刊續編景宋本)。 
291 《集韻》釋「胯」時云：「或从足」。詳參(宋)丁度等編：《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頁 143。 
292 《正字通》：「蹆，俗腿字。」詳參(明)張自烈編；(清)廖文英補：《正字通》(北京：國際文化
出版公司，1996)，下冊，頁 1200。 
293 《中華字海》釋「腂」：「「huái，音懷。同『踝』，踝骨。」詳參冷玉龍、韋一心主編：《中華
字海》(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頁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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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字形體是十分相近，容易混淆。而草書書寫「脣」字時更往往將下部分的
「肉」字寫得與「口」字無異，這便導致「脣」字漸漸寫成「唇」字。從「脣」
與「唇」成為異體字的脈絡來看，它們成為異體字的關係亦與草書發展的時間吻
合，這更大大證明了兩字的混同與草書的書寫有莫大的關係。另一方面，「肉」
旁與「口」旁的意義是有相近的之處，因此不少从「口」的字(如吻──肳、嗉──
膆)都可換成从「肉」，可見「肉」與「口」作意符時是相通的。嘴脣是肉體的一
部分，是由肉造成的，故此「脣」字从肉合乎常理。然而，由肉造成的身體部分
眾多，若「脣」字从肉或未能準確表達出詞義，故此便改作从口，改成「唇」字，
更能讓人明白其字義。由此可見，「意符形體相近致訛寫」和「意符意義相近可
互換」兩點都是促成「脣」與「唇」字成為異體字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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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龍山文化遺址中的蚌鐮294 
 
 
 
 
 
 
 
 
 
 
 
 
 
 
 
 
 
 
 
 
 
 
 
 
 
 
                                                     
294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新石器時代考古參考圖》(出版社不詳，出版年份不詳)，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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